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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戴明贤先生喜欢的昆曲剧目

《单刀会》。

编者按：

戴明贤先生的头衔很多，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其实，他还是剧作家，骨子

里对戏剧一往情深：小时候是戏迷，到处寻戏看；再后来是戏痴，看戏、听戏、读戏（读

剧本）、写戏、评戏，一样也不少。 从“看热闹” 到“看门道” ，他对戏剧的热爱已上升

到另一个维度，正如其在最近出版的《驿丞王阳明：戴明贤剧作选》后记中所说：“我

对于戏剧的兴趣，从小到老几十年不衰减。 走进剧院像是参加一场节日盛典，心中充

满期待；置身于昏暗的池座，却亲见一个个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在历历演绎，更是一

种奇妙的体验。 ”

� �

� � � � ■ 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的戏剧

明清以降的民间生活中，戏曲演出

一度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故而有“城

乡遍戏台，无日不看戏” 之说、“县县

有孔庙，村村有关庙” 之景。

戴先生一家三代都爱好戏剧，且参

与到贵阳戏剧的进程之中。 梳理戴先

生的“戏剧情结” ，看到了这样的一些

表述：旧时京剧爱好者中的“留学生”

一派（《戏台小人生》），“对戏剧的迷

醉”（《王颖泰 < 贵州古代表演艺术 >

序》）等。 勾勒戴先生的“戏剧版图” ，

有切身体认或特殊际遇的剧种包括：

京剧、话剧、昆曲。 有特殊情感的，或许

还包括川剧 （1973 年至 1980 年任贵

阳市川剧团编剧）等。

戴先生的“戏剧记忆” 关涉诸多亲

朋师友：京剧上，有子儒公、苗溪春老

师 （《西南活关公———京剧艺术家苗

溪春传略》《“西南活关羽” 苗溪

春》）、孙亮兄等；昆曲上，有张充和先

生（《偶识张充和先生》）、张宗和先

生（《记张宗和先生》）等。

记者：以我对您的“戏剧记忆” 所

做的阅读理解， 似乎不同的剧种关联

着不同的关键词：京剧和“生活”“情

感” 相关。京剧一以贯之的贯穿着您的

“生活” ，从旧时京剧爱好者中的“留

学生” 开始，您听京剧的记忆似乎最为

丰富；和京剧相伴生的“情感” 也似乎

特别多样———这从您给予的称呼上便

能看出， 如您的父亲子儒公，“西南活

关羽” 的苗溪春老师，以及画戏画的已

故画家杨国勋， 近些年来交游的孙亮

兄等。 在您的“戏剧记忆” 中，京剧这

一剧种给了您怎样特别的 “生活” 和

“情感” ？

戴明贤：对于京剧，我开始是小时

候从家里的留声机唱片里听到的 （听

得烂熟，至今还会三十多个唱段，但无

嗓子，只能自己哼哼，上不了胡琴）。后

来家乡修了京戏园，请来戏班，这才看

到演出，音像结合，自然就入了迷。 话

剧进入家乡小城稍后一点。 还有救亡

歌曲宣传队伍。 它们形成了小城民众

文化娱乐生活的主体。

各种样式的戏剧，伴我一生。 我几

十年生活在贵州，观剧资历非常寒碜。

许多大师的名剧， 都是从影视纪录里

看到的。 但我喜读民国至今的京剧掌

故、剧评文字和回忆录，对京剧文化有

较深层次的了解，不是只看热闹。

你提到的几个人，苗溪春老师因为

擅演我喜看的关羽戏，夫人杨徳崇是同

乡学姐，后来又与他多有接触，并为他

写过小传，由是自然觉得亲切一些。 先

父子儒公是创业人， 担子重事务多，从

不进剧场，但不反对女儿办小儿科的家

庭剧社。 爱看戏的是母亲吴宝书。 画舞

台表演的“戏画” 是我的心爱，杨国勋

和马得两位朋友是其中高手，我非常羡

慕。 孙亮是专业琴师， 我和他一见如

故，是难得的可以深聊京戏的朋友。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文化西迁，话

剧传入您的家乡安顺， 话剧也因此成

为您最早接触的剧种之一。 您不仅看

话剧，更喜欢看话剧剧本。 话剧于您，

似乎可分为不同的阶段， 对应的关键

词似乎也不一样： 如抗战时期的关键

词是“家国”“救亡” ，改革开放以来

的关键词是“实验”“先锋” 。您说“把

话剧剧本当作对话体小说来读” ，“话

剧则读剧本比看演出更惬意” 。在不同

的阶段，您感兴趣的话剧或话剧剧本，

都有着哪些不同的关键词呢？

戴明贤：中国戏剧是演员戏剧，精

彩全在演员身上，非看演出不可。 话剧

主要是导演戏剧， 导演通过演员诠释

剧本。 而导演的诠释和演员的表演，不

一定与读剧本产生的感觉相一致；加

之过去没有衣上小麦克风， 演员说台

词要提高嗓门、放缓节奏，很不自然。

所以我觉得把剧本当成对话体小说来

读更惬意些。

中国话剧的兴起发展，主流是易卜

生的“社会问题剧” ，内容和表现都是

现实主义的。 改革开放后，对于内容趋

向个人和内心、 表现手法争奇斗胜的

西方现代、先锋、实验戏剧，获得了认

识了解的渠道。 我对文学艺术的文体、

样式、表现手法从来都很重视，所以有

兴趣涉猎一下。 接触多了，也生出一些

想法， 在借鉴这些 “他山之石” 的时

候，一要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不

能亦步亦趋；二要掌握恰当的“度” ，

过之犹不及。

记者：通常说昆曲是“百戏之祖，

百戏之师” 。 黔地的昆曲一脉，不得不

提过去的张宗和先生，以及现今的“见

一曲社” 。 不知您在昆曲及昆曲人物

中，“见” 到了怎样的景致？

戴明贤：昆曲是艺术手段最完备的

中国戏剧，影响着众多地方剧种的形成

发展，并且成为其中的构成元素。 川剧

有川昆，湘剧有湘昆，京剧更是京昆不

分家。 黔剧创建时，也确立过以昆曲为

道白、身段基础的原则。 贵州何时开始

有昆曲，我也曾经很感兴趣。 明代杨慎

有一首诗，说他从四川去云南，路过毕

节时， 听到一个流落江湖的歌女唱曲。

想来有可能是昆曲，但不能证实。 至于

贵州的正规昆曲传授，无疑开始于合肥

张宗和先生。 他是师大历史教授，应贵

州艺校之聘去教昆曲课。 合肥张家的

昆曲渊源现在是人尽皆知的了。 有一

次我和妻子去看他，伯母说在礼堂教学

生，我们赶去，见是在教张佩箴的《断

桥》。 多年以后见着佩箴，还一起回忆

这些事。 现在的“见一曲社” ，是我女

儿戴若她们做起来的。 她在北京打工

时爱上昆曲，向北昆剧院的张卫东老师

学了些皮毛；回贵州后念念不忘，就邀

伴组社， 还请张老师来传授。 规模虽

小，层次虽浅，毕竟使曲脉不绝，是件

好事。

我对昆曲所知很少。喜欢的昆曲剧

目不多：《夜奔》《嫁妹》《单刀会》

《游园惊梦》。

记者：1973 年至 1980 年任贵阳市

川剧团编剧的这段经历，好像很少见您

提起。 可否请您讲一讲？

戴明贤： 我家乡很早就有川戏，但

景况困难，有点破破烂烂的，我母亲不

看，我也没法了解。 记得只看过一次，

觉得台上说四川话的刘关张很寒碜，

不如京剧气派好看。川剧的好处，我是

一九五四年看到电影纪录片《川剧集

锦》 和读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文章

（他喜欢举川剧为例证）才领会的。至

于到川剧团做编剧，纯属偶然。一九七

二年底， 毛主席作出关于文艺创作的

批示， 各省市恢复自创作品的组织工

作。当时我在大方县当中学教师。时在

贵阳市川剧团任编剧的挚友廖华钊

（即著名诗人廖公弦） 一直认为我不

适合教书，就趁这股东风，以帮助修改

他的剧本《阿花》为理由，说服领导把

我借调到剧团（一年后正式调入）。其

实这个本子他已经写好了的， 只是当

时提倡“十年磨一戏” ，我也就理所当

然地随着不断变化的要求改来改去。

一九八〇年组建贵阳市文联， 我就调

离剧团了。几年间只移植过两个剧目，

写过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朗诵剧

《家祭》。更多时间是自己读书写字刻

印章。 尸位素餐，思之汗颜。 川剧绝活

小品《鬼捉》是到文联以后，为贵阳市

剧协组织的戏剧小品大赛写的。

记者：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戏

剧塑造了民间百姓乃至士大夫阶层的

精神生活。 向您请教戏剧为何能得到

文人的参与、民间的追捧？

戴明贤：所有民族文化，总是由各

阶层民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多种

多样的方式， 或显或隐地传承和传播

着的。 而这些传播方式，总会有一种或

几种，以其优长而形成一时最受欢迎的

样式。 中国戏剧从先秦以优孟讽喻的

简单形态逐渐丰富、完善，成熟为四功

五法、生旦净丑的表演体系，在很长时

间里成为第一娱乐方式，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 一般观众喜闻而乐见，行家里手

因技痒而乐于援手提高，也就是很自然

的趋势。 时至今日，影视作品取而代之

传统戏剧，是同样的道理。

■ 作为一种文体

表达的戏剧

王国维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

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

艺海茫茫，深不可测。 戴先生掬艺，

“弱水三千，不止取一瓢饮” 。 在文学文

体、书法语言上继雅开新，永远可以期待

他在艺海边拾到下一颗“美石” 。

记者：您的文学选材，似乎是“历

史、儿童、地方” 三足鼎立 ，出版的文

学作品相应可分类为历史小说、 儿童

文学、 地方文学。 但纵观您所创作的

剧本集 ，感觉是“历史、儿童、地方 ”

齐活了。 和电影艺术一样， 戏剧创作

是综合艺术， 牵涉 “音律”“方言”

“美术” 等方方面面。 触动您进行剧

本创作的最初的点， 会是什么？ 剧本

创作， 和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 在您

心中会有分界线吗？

戴明贤：你概括得对，我的写作跳

不出这个圈子。 每一次决定要写什么

时， 必然要根据所写的形式， 考虑如

何写。 这是不言自明的。 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 最重要的是语言 （文字）问

题。 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 写剧本要

随时想象着舞台动态， 除了不同人物

的语言问题， 还要考虑适合舞台表演

的场景、时间、在场角色等等。 与写小

说有异有同， 但似乎没有截然的分界

线，都是写人写事。 刻画不同的人物，

要用合乎其身份、 地域性格的语言，

所以小说家剧作家需要有一个丰富多

样的语言库。

记者：读您的作品，大体有两大感

受： 在 《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

《茶味行役》等书中，感受到的是“平

缓蕴藉” ， 字里行间乃至标点符号后

面，都有很多“没有说的” ；在您的剧

作集中， 感受到更多的是 “流动直

接” 。 如在《驿丞王阳明》中席书回应

王守仁的“静坐格物” ：“朱夫子的诗

说，‘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 ，难就难在这个‘等闲’ 之悟啊！ ”

借诗明理；《一鸢茶馆的奇异派对》里

借一地市井、乡贤，用方言和传说寓意

儒家、法家、道家的“救国之心”“救国

之路” ， 以小见大；《离奇绑架案》《魔

侠堂吉诃德》 的颠倒幽默……在您的

剧作集中，完全破除了您自称的“惧于

讲话” 、“乏于理论” 、“少有诗才” 等

说法。 感觉这些剧作的作者，是一个和

您“互补” 的全新模样。能这样理解吗？

戴明贤：写作人的笔才和口才是两

件事，不构成一对矛盾。 作家有几种类

型：写得好又说得好的（了不起）；写得

好口才不行的（无妨）；说得好写得差

的（这就糟糕）。我确实拙于言辞，最怕

对众讲话， 脑子一片空白。 但个别聊

天，思想碰撞，往往很觉快意。 作家以

作品说话，笔头必须有功夫，口才如何

无关宏旨。

记者：在文体语言上，您似乎总能

出新。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一书，钱

理群先生说有着 “自觉的文体追求” ：

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与渗透着文

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

一体；《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中

“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见诗，人诗

共见” 的写法，完成了一部写“人” 的文

学文本，邵燕祥先生称之为“诗传” ；去

年面世的《萨昔：大地的歌》又尝试了

“诗体小说” 。 在您的新著 《驿丞王阳

明：戴明贤剧作选》中，看到了“带歌队

的话剧”“荒诞话剧”“方言笑剧”“川

剧绝活小品”“现代舞剧小品” 等看上

去很新鲜的戏剧文体名称。 这些“个人

化” 色彩很浓的文体名称，体现了您在

戏剧创作、舞台语言上怎样的追求？

戴明贤：我对文体有一种直觉性的

敏感。 在对文学一片茫然的少年时代，

初步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就清楚明白地

感觉到喜欢某种文字， 不喜欢某种文

字。 这种感觉至老不变。 而我喜欢的都

是被文学史家目为文体家的那些作家。

对准备撰写的一本书作总体构想时，文

体形式必然是一个必须重点加以思考

的问题。 在剧本标题下加上一点注明，

是想提示读者从文体特点的角度去阅

读文本。

■ 作为一种知识

谱系的戏剧

何光渝先生在 《< 二十世纪贵州

文学史 > 总序》中有个观点：“中国文

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

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习见的文学

史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

笔也没有。 贵州文学的命运即是如此：

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

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 ” 其提出的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 之说，成为

黔地二十多年来践行最多的学术命题。

记者：在您看来，“戏剧” 可否成

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 学术命

题中的一环呢？具体如何着手，您有何

建议？

戴明贤：当然可以是其中之一环。

问题在于： 一是要出现有水平有影响

的代表性作品； 二是要有理论的研究

和诠释。

记者：历史上，戏剧在推进省会贵

阳成为全省的文化中心上，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一是抗战时期文化西迁抗战大

后方的贵州，一大批外地的文化群体寓

居贵阳、安顺，外地高等院校也西迁入

黔；与此同时，京剧、川剧、评剧等民间

曲艺群体的传入，在贵阳留下了文化的

种子。 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阳拥有

十多个艺术院团、文化演出场馆，代表

评价体系的各类文化、艺术奖项也多在

贵阳举办。 但在市场化浪潮中，戏剧的

影响力日渐微弱。在“强省会” 背景下，

贵州贵阳戏剧在凝聚文化认同上，能起

到怎样的作用？

戴明贤： 现在是网络传播时代，戏

剧已经式微，已经边沿，不再能够承载

太大的责任和作用。但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它本身正在不断发展变化，也拥有

一批较为稳定的受众，不会消亡，也很

难想象再度走进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

位置，更可能的趋向是发展成为一种精

致的都市小众艺术。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一个人的安顺》书封。

戴

明

贤

先

生

近

照

。

台下幕后的一生热爱

———戴明贤先生的戏剧答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驿丞王阳明：戴明贤剧作选》书封。

� � � � 戴明贤先生创作的荒诞派话

剧《一鸢茶馆的奇异派对》。

京剧《魔侠堂吉诃德》是戴明贤先生从世界名著《堂吉诃德》中撷取部分情节改编而成。


